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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闻赣深高铁开通，途经惠州 ，不

由想起曾在惠州畅游的时光。

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获知惠州，是从苏东坡那首《自题金山

画 像》开 始 。 想 来 能 够 出 现 在 传 奇 式

大 才 子 东 坡 笔 下 的 ，必 是 让 人 眷 恋 之

地 。 作 为 东 坡 的“ 铁 杆 粉 丝 ”，我 当 然

要到惠州打卡。

惠州素有“岭南名郡”“粤东门户”

之 称 。 穿 行 其 间 ，追 寻 当 年 苏 东 坡 的

足迹，感受“半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神奇，

尽览“江海蓝天共一色”的美丽。

到 惠 州 ，惠 州 西 湖 肯 定 要 去 的 。

身 为 浙 江 人 ，听 到“ 西 湖 ”二 字 倍 感 亲

切 。 清 人 有 诗 云 ：“ 西 湖 西 子 比 相 当 ，

浓 抹 杭 州 惠 淡 妆 。”化 用 苏 东 坡 那 句

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

由衷地道出了惠州西湖的美。

惠 州 西 湖 有“ 五 湖 六 桥 八 景 ”，平

湖是景区中最大的湖。只见环湖绿树

遍 植 ，葱 郁 覆 盖 了 曲 径 通 幽 的 廊 桥 。

沿廊慢行，两侧水平无痕，湖水清澈泛

蓝，时有各色鱼儿甩尾而过。远处，卷

翘 飞 檐 的 仿 古 建 筑 隐 约 可 见 ，画 舫 缓

缓 行 进 。 更 有 那 小 船 悠 哉 撑 荡 ，手 持

捞 兜 的 艄 公 立 于 其 上 ，细 心 地 维 护 水

面的清洁。好一幅山水秀邃图！

抬 头 仰 望 七 层 高 的 泗 州 塔 ，如 洗

的蓝天作底色，白云悬压在塔尖，耳边

传 来 阵 阵 风 铃 声 。 此 情 此 景 ，自 然 而

然念起苏东坡留此的诗句：“一更山吐

月 ，玉 塔 卧 微 澜 。”我 也 想 在 月 圆 之 夜

把酒临风，像东坡一样醒而复醉，静听

一回西湖水漾声……

苏 东 坡 得 知 罗 浮 山 为“ 岭 南 第 一

山”，便慕名前去游览，尽兴之后，留下

了 多 篇 诗 赋 。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，当 属 那

首《惠州一绝》：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

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

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匆匆午饭后 ，我追随东坡的足迹，

直 奔 罗 浮 山 而 去 。 山 上 多 奇 峰 怪 石 ，

飞瀑直下，别有洞天。山下盛产荔枝，

正是东坡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之处。所

以登山之时，我的心始终被荔枝吊着，

不 由 得 畅 想 ：“ 糯 米 糍 ”来 几 颗 ，“ 水 晶

球”吃一捧，“妃子笑”得多吃……

众所 周 知 ，苏 东 坡 与 美 食 有 不 解

之 缘 。 到 惠 州 后 ，他 生 活 穷 苦 ，但 依

然 能 就 地 取 材 ，发 明 出 道 道 江 湖 美

食 ，并 流 传 至 今 。 朋 友 得 知 我 是 为 东

坡 而 来 ，晚 餐 就 点 了 与 东 坡 有 关 的 菜

品 。 最 有 趣 的 是 一 道“ 炒 东 坡 ”，其

实 是 酸 菜 炒 大 肠 ，据 说 是 苏 东 坡 最 爱

的 惠 州 菜 。 洗 得 干 净 的 猪 大 肠 ，切

段 后 与 本 地 酸 菜 爆 炒 。 酸 菜 吸 收 了

大 肠 的 油 腻 ，混 搭 后 味 道 酸 美 ，滑 嫩

可 口 。

苏 东 坡 停 留 之 处 多 有“ 东 坡 肉 ”。

我 在 黄 州 、杭 州 等 地 品 尝 过 ，惠 州 的

“东坡肉”却是第一次吃。虽然主料一

样，但惠州“东坡肉”所用酱油为老抽，

而 且 焖 烧 之 前 先 过 油 ，所 以 吃 起 来 比

其 他 地 方 的 更 酥 糯 ，不 油 腻 。 我 一 人

独享了一大块，又喝了许多清口的“东

坡羹”。

避开 炫 目 的 华 灯 ，我 一 个 人 徘 徊

在 巽 寮 湾 的 沙 滩 。 浪 涛 一 波 一 波 推

来 ，我 的 思 绪 也 跟 着 起 伏 。 苏 东 坡 在

惠 州 时 ，惠 州 百 姓 热 情 接 纳 了 这 位 江

海 寄 余 生 的 游 子 。 东 坡 也 尽 己 所 能 ，

为 当 地 百 姓 做 了 许 多 好 事 。 他 一 度

想 在 此 造 宅 终 老 ，足 见 其 对 惠 州 的

喜 爱 。

一 自 坡 公 谪 南 海 ，天 下 不 敢 小 惠

州 。 苏 东 坡 惠 及 惠 州 ，惠 州 人 也 以 不

同方式报惠东坡，如定期举办东坡节，

在 西 湖 建 苏 东 坡 纪 念 馆 ，还 以“ 东 坡 ”

命 名 各 物 件 。 走 在 惠 州 的 街 弄 巷 角 ，

谈起东坡，妇孺皆知，莫不以他为荣。

我 知 道 东 坡 还“ 活 着 ”，这 是 我 惠

州之行的最大收获。

循迹东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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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山 洞 不 是 一 个 山 洞 ，而 是 广 东

省博罗县石坝镇的一个客家山村。这

里 两 山 夹 峙 ，十 多 个 自 然 村 分 布 在 山

脚 下 ，从 山 口 一 直 弯 弯 曲 曲 延 伸 到 十

多公里的山里面，地势形似山洞，故称

“黄山洞”。

黄 山 洞 是 全 国 有 名 的 革 命 老 区 ，

早 在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，已 有 共 产 党 员 在

黄 山 洞 一 带 秘 密 活 动 。 1938 年 后 ，广

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一个团驻

扎 在 黄 山 洞 开 展 抗 日 斗 争 ，纵 队 领 导

人 曾 光 、刘 彪 等 人 曾 多 次 到 这 里 指 挥

战 斗 。 当 时 的 黄 山 洞 人 积 极 参 加 抗

日，为部队送粮、送衣、送鞋，为革命事

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黄山洞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，是市

级 自 然 保 护 区 。 进 入 黄 山 洞 地 带 ，越

向山里走，空气越清新，微风中夹杂着

一 丝 水 汽 ，果 然 ，峰 回 路 转 ，一 汪 清 澈

水 库 出 现 在 眼 前 ，这 里 便 是 黄 山 洞 水

库 了 。 黄 山 洞 水 库 建 于 1958 年 ，沿 着

水 库 边 蜿 蜒 的 山 道 继 续 行 ，一 路 山 峦

叠翠，鸟语花香。站在高处极目远眺，

美景尽收眼底，4 座高峰矗立在群峰之

中，格外显眼，那就是黄山洞标志性的

“一山三嶂”——丫髻山、红花嶂、鸢婆

嶂和四方嶂。

如 今 ，黄 山 洞 人 继 承 了 先 辈 自 力

更 生 、艰 苦 创 业 的 拼 搏 精 神 ，积 极 打

开 山 门 ，开 拓 致 富 门 路 。 改 革 开 放 后

的 黄 山 洞 人 ，在 外 经 商 的 生 意 红 红 火

火 ，在 村 里 发 展 的 也 热 火 朝 天 。 村 民

因 地 制 宜 ，充 分 发 挥 山 地 资 源 优 势 ，

造 林 种 果 、种 药 材 ，养 蜂 、养 鸡 、养 鸭 、

养 鱼 ，种 养 结 合 。 黄 山 洞 有 大 小 果 场

15 个 ，面 积 500 多 亩 ，经 济 林 5000 多

亩 。 与 此 同 时 ，黄 山 洞 村 的 生 态 旅

游 、乡 村 旅 游 蓬 勃 发 展 ，村 集 体 经 济

纯 收 入 日 益 增 长 ，黄 山 洞 人 靠 勤 劳 的

双 手 、发 奋 图 强 的 精 神 走 上 了 富 裕 的

道 路 。

走 进 黄 山 洞 ，就 如 走 进 了 一 片 碧

波 荡 漾 的 绿 色 海 洋 ，黄 山 洞 的 十 多 个

自然村就散落在这方圆十多里的山弯

里 。 走 进 村 里 ，只 见 村 前 是 柑 橘 、阳

桃，村后是龙眼、荔枝。沿着清澈见底

的小溪而上，两边尽是香蕉、翠竹。山

坡 上 ，井 然 有 序 的 经 济 林 在 阳 光 的 照

耀下泛绿滴翠。

村 中 的 好 环 境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

的 游 人 。 每 到 周 末 及 节 假 日 ，游 人 纷

至 沓 来 ，在 浅 溪 中 戏 水 ，在 青 山 绿 水

间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。 还 有 人 在 村 中 开

起 了 农 家 乐 、民 宿 ，村 民 的 一 些 旧 房

子 又“ 活 ”了 过 来 ，整 个 村 子 也 热 闹 了

起 来 。

广东早茶名闻遐迩。在东莞 ，品

早茶之风也十分盛行，令人难忘。

在我的家乡温州 ，吃早餐时几乎

没 有 喝 茶 的 习 惯 ，到 了 东 莞 ，便 入 乡

随 俗 了 。 在 东 莞 ，不 论 是 茶 馆 茶 楼 ，

还 是 酒 店 宾 馆 ，步 入 茶 厅 刚 入 座 ，就

有服务员提着茶壶，满面笑容地沏上

一 杯 热 茶 。 喝 上 几 口 ，如 春 风 荡 漾 ，

顿 有“ 尘 虑 一 时 净 ，清 风 两 腋 生 ”之

感。环顾四周，满眼是围着桌子边喝

早茶、边品点心的客人，有年轻人，也

有老人；有白领，也有蓝领；有谈情说

爱的，有谈工作谈生意的，更多的，则

是 二 三 好 友 聚 在 一 起 闲 聊 …… 真 是

一幅南国品早茶的风俗画卷。

东 莞 早 茶 是 广 东 早 茶 的 一 个 缩

影。这儿的人们生活离不开早茶，就

像 鱼 儿 离 不 开 水 ，无 论 工 作 多 忙 ，吃

早 茶 是 必 须 的 。 这 儿 的 宾 馆 酒 楼 大

多设有茶厅或茶室，供应早茶。东莞

人 工 作 节 奏 比 较 快 ，忙 碌 的 工 作 之

余 ，在 茶 馆 酒 楼 喝 喝 早 茶 ，也 是 一 种

放 松 、一 种 享 受 。 尤 其 是 经 商 的 人 ，

更看重喝早茶，民间有“君不入茶楼，

难入生意圈”之说。

东莞人喝早茶十分讲究 ，所用茶

叶 常 见 的 有 铁 观 音 、普 洱 茶 、茉 莉 花

片等，佐茶食品则有香米粥、皮蛋粥、

肠粉、虾肉烧卖、薄皮鲜虾饺、马蹄糕

等 。 茶 中 有 饭 ，饭 中 有 茶 ，这 是 东 莞

一 些 茶 馆 酒 楼 的 特 点 。 当 地 人 说 请

你 饮 茶 ，其 实 便 是 请 你 吃 饭 的 意 思 。

喝 早 茶 时 ，我 刚 叫 了 一 壶 普 洱 茶 ，服

务 员 已 推 着 装 满 点 心 的 小 餐 车 出 现

在面前，好让我点几样自己喜欢的点

心。诱人的香味从小餐车上飘来，一

瞧 ，那 点 心 十 分 精 致 ，而 且 摆 盘 花 样

很 多 ，惹 人 馋 涎 。 于 是 ，我 点 了 蟹 粉

小笼包、酱萝卜糕、薄皮鲜虾饺、豉汁

蒸排骨、叉烧酥等几个颇有当地特色

的点心。如此悠闲地喝着早茶、美美

地 品 着 点 心 ，享 受 了 一 段 美 好 时 光 ，

也深深领略了东莞的早茶文化。

得闲饮茶
文<缪士毅

东莞南站·早茶

俗话说：“无鸡不成宴。”鸡，古称

“ 德 禽 ”，又 名“ 烛 夜 ”，虽 属 家 禽 中 的

“ 小 个 子 ”，却 是“ 元 老 ”之 一 。 在 广

东、广西一带，鸡的称呼被分得很细，

如 没 生 过 蛋 的 小 母 鸡 ，广 西 叫“ 童 子

鸡 ”，广 东 叫“ 鸡 项 ”，广 东 博 罗 名 菜

“窑鸡”，便是由肥嫩的“鸡项”做成。

窑 鸡 与 著 名 的“ 叫 花 鸡 ”实 属 同

源 ，标 准 叫 法 是“ 土 窑 鸡 ”，传 说 是 明

末 清 初 江 浙 的 一 个 叫 花 子 发 明 的 。

做法为将一只鸡杀了洗净，用荷叶包

上 ，再 用 黄 泥 裹 住 ，造 个 窑 放 在 火 里

煨，约一个小时后取出，异香扑鼻，肉

质更是香滑可口。

看 过 金 庸 小 说《射 雕 英 雄 传》的

人 ，肯 定 对 里 面 的 叫 花 鸡 不 陌 生 ，黄

蓉 就 是 凭 它 骗 来 了 洪 七 公 的 降 龙 十

八掌。黄蓉烧制的叫花鸡，就是地道

客家窑鸡，俗称“富贵鸡”。

在 博罗，“窑”一只鸡，要技巧，也

需“人气”。挑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全家

老少齐动手，寻一处僻静的地方，挽起

袖 子 加 油 干 。 窑 鸡 三 步 走 ：搭 窑 、腌

鸡、埋烧，方能做出一只美味的窑鸡。

搭窑是基础。大土块筑底 ，小土

块 垒 高 ，一 层 又 一 层 慢 慢 叠 上 来 ，讲

究的人还会糊一把黄泥，把窑的缝隙

黏 好 ，远 远 看 去 ，土 窑 有 点 儿 形 似 窝

窝头，只是这“窝窝头”的底部正面开

了一个洞，为的是把柴塞进去烧。烧

窑一般要连续烧一个小时，看火的人

得时不时往里添柴。

腌 制 鸡 肉 也 是 重 中 之 重 。 取 三

黄“鸡项”，细皮嫩肉、肥嘟嘟的，放葱

白 、姜 片 、胡 椒 、十 三 香 一 通 揉 搓 ，另

加 精 盐 、蚝 油 、酱 、酒 去 腥 提 味 ，把 揉

搓过的鸡放荷叶里一裹，外面再包一

层锡纸，就可以进窑烧制了。

生鸡入窑后，“掌厨的”便扛起锄

头“哐—哐—”几下，把高高耸起的土

窑 压 平 ，恰 好 埋 住 那 只 鸡 ，又 取 泥 沙

覆盖其上。一瞬间明火尽灭，热度不

退 ，鸡 肉 痛 痛 快 快 地 在 底 下“ 成 长 ”

着 。 这 个 焖 烧 的 过 程 好 像 是 孙 悟 空

进 了 太 上 老 君 的 炼 丹 炉 ，抖 擞 几 下 ，

出来便“惊天动地”。

博罗人做窑鸡总是全家出动 ，青

壮年都在忙活着，孩子们则支起了耳

朵、瞪圆了双眼滴溜溜地紧盯着那埋

头苦烧的土窑。老人呢，总心疼大伙

儿，怕热着、怕渴着，时不时给大家送

水 、端 水 果 过 来 。 在 那 蓝 天 白 云 下 、

绿 树 青 山 间 ，彼 此 说 说 笑 笑 ，一 起 期

待着窑鸡出炉的“高光”时刻，这场景

很美，很温馨。

吃 窑 鸡 时 ，打 开 封 装 的 锡 纸 ，顿

时满屋飘香，鸡肉入口酥烂肥嫩。若

配葱白、甜面酱进食，口味更佳。

还记得未离乡时 ，我曾多次呼朋

唤 友 自 制 土 窑 鸡 ，那 体 验 ，如 今 回 忆

起来，真是越“窑”越乐。

初到东莞市道滘镇 ，当地朋友请

我吃饭。“你远道而来，一定要尝尝这

里的牛蹄。”他说。

不一会儿 ，冒着热气的道滘牛蹄

便摆上了桌。一个白色的大瓷碗里，

几个拳头大小的牛蹄堆砌其中，色泽

明 润 ，骨 肉 错 落 ，香 气 四 溢 ，引 人 垂

涎。戴上专用的塑料手套，拿一块牛

蹄啃起来，那种弹牙而又软糯的感觉

美妙无比。

道 滘 牛 蹄 无 论 是 选 材 、烹 饪 、调

味还是摆盘，都凝聚着主厨对美食的

热 爱 ，尤 其 是 原 材 料 的 选 购 ，店 老 板

总是精挑万选，保证了牛蹄的口感和

味道。牛蹄撬去蹄角，刮去毛和黑色

部分，再经过清洗、焯水、冲淋、放料、

大 火 烧 开 、小 火 慢 炖 、入 味 等 多 个 步

骤 ，数 个 小 时 的 细 细 炖 煮 ，方 才 成 就

一道肉糯、筋道、香滑的牛蹄，啃起来

别有滋味。

牛 蹄 号 称“ 牛 身 上 的 最 后 一 块

肉”，旧时常被视作废弃之物，少有人

食 用 ，即 使 有 人 想 吃 ，也 难 去 其 腥

味。殊不知，去掉外边那层厚厚脏脏

的硬壳，里面还藏着耐人寻味的一块

美味。经过长时间的炮制，牛蹄被炖

到 筋 骨 尽 酥 ，半 透 明 的 蹄 筋 颤 颤 巍

巍 ，光 是 袭 人 的 香 气 就 让 人 口 水 长

流。每一口下去都软、韧、糯，咽下肚

后 ，嘴 巴 上 还 残 留 少 许 微 黏 的 滑 腻 。

这 是 蹄 筋 的 特 有 口 感 ，黏 黏 糊 糊 的 ，

却令人吃得开心无比。

好的味道和口感是一道地方特色

菜 的 灵 魂 ，也 是 食 客 们 最 难 忘 的 记

忆，就像这牛蹄，一旦提及，就让我想

起东莞，想起道滘。

“蹄”中美味
文<甘武进

东莞南站·道滘牛蹄

我 是 追 赶 着 夕 阳 来 到 惠 州 巽 寮 湾

的 。 穿 过 一 大 片 金 黄 色 的 沙 滩 ，打 开

事 先 预 定 好 的 海 景 房 时 ，我 终 于 可 以

确信，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片海。

许 多 年 以 前 ，我 便 爱 上 了 孟 庭 苇

的那首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。对大海

的 追 逐 ，很 大 程 度 上 和 浪 漫 有 关 。 当

夕 晖 和 云 层 相 互 交 汇 ，在 海 面 上 投 射

下 迷 离 的 光 影 时 ，我 的 心 便 被 整 个 俘

获了。

黄 昏 的 海 滩 是 性 感 的 。 在 这 座 天

然 的 海 滨 浴 场 里 ，时 常 有 身 姿 曼 妙 的

女 子 ，或 穿 长 裙 ，或 着 泳 衣 ，摇 曳 而

过 。 而 水 面 上 点 点 攒 动 的 人 头 、洁 白

的肌肤，以及掀起的银色浪花，最是诱

引得人心头痒痒。我没有理由不张开

双臂，投入水中，尽管我是一只彻头彻

尾的旱鸭子。

放松了自己，漂在海面上，任由海

潮将我冲上来，又带下去，就像一只不

小 心 搁 浅 的 贝 壳 ，来 去 全 不 由 自 己 。

我 喜 欢 就 这 样 忘 了 时 间 ，忘 了 脑 子 里

塞满的凡尘俗事。

很 多 时 候 ，我 们 和 自 己 ，和 别 人 ，

和 生 活 较 着 劲 ，常 常 累 得 精 疲 力 竭 。

而 随 波 逐 流 ，又 何 尝 不 是 一 种 轻 松 的

活法。

巽 寮 湾 的 夜 ，注 定 是 无 眠 的 。 夜

灯 眨 着 暧 昧 的 眼 睛 ，海 风 一 波 一 波 地

掀起你的长裙，这样的夜晚，或者最适

合邂逅。真的，经过一堆篝火的时候，

一 个 大 男 孩 拿 着 一 串 烤 肉 走 过 来 ，很

真 诚 地 说 ：“ 请 你 一 起 去 唱 歌 ，好 吗 ？”

淡淡地摇了头，终于明白，内心的浪漫

永远只对某一个人开放。那些浅浅的

青 春 的 欢 愉 和 悸 动 ，被 悄 悄 地 遗 落 在

了十八岁。

十 八 岁 ，是 多 么 令 人 嫉 妒 的 年 龄

啊。沙滩的舞台上霓虹闪烁，有音乐，

有 宣 言 ，有 嘶 吼 ，还 有 尖 叫 ，那 是 他 们

的天下。他们举着各路“武林盟主”的

牌 子 集 结 人 马 ，他 们 高 声 亮 出 年 轻 的

狂 野 ，他 们 恋 爱 、拥 抱 、表 白 ，他 们 喝

彩 、追 逐 、驱 赶 ，甚 至 将 鞋 子 和 瓶 子 像

一 阵 暴 雨 似 的 扔 向 台 上 ，因 为 他 们 还

那样年轻。

不远处，孩子们坐在沙滩上，堆砌

着他们的城堡，专心而又执着，不容许

大 人 的 打 扰 。 我 只 能 远 远 地 看 着 ，看

着童年，看着青春，看着那些早已从生

命 中 逝 去 的 岁 月 。 想 起 小 时 候 ，我 拥

有 的 沙 滩 没 有 这 般 辽 阔 ，但 我 依 然 喜

欢把脚深深地埋进沙堆里，再抽出来，

能 留 一 个 小 小 的 涵 洞 ，都 那 样 欣 喜 若

狂 。 想 起 毕 业 的 那 个 夏 天 ，我 们 疯 狂

地 肩 挑 手 提 ，为 校 园 筑 起 了 一 个 大 沙

场，没有快活多久，又在那个沙场上洒

泪而别。

风吹过，篝火明明灭灭，映照着那

些热烈的脸庞，一个男孩在唱《情网》，

深情、真挚，是我喜欢的那种声音。空

中的烟花点燃了一拨，又消散一拨，绚

烂 美 丽 到 极 致 ，又 短 暂 迅 疾 到 极 致 。

一如童年，一如青春。

赤 着 脚 ，一 圈 一 圈 地 走 在 热 闹 的

外 围 。 巽 寮 湾 的 细 沙 最 是 温 柔 ，轻 轻

地 摩 挲 着 脚 底 ，给 人 一 种 熨 帖 的 舒

适 。 仔 细 聆 听 ，海 浪 也 是 轻 柔 的 。 它

安 宁 地 、有 节 奏 地 敲 打 着 灵 魂 。 这 样

的夜晚，其实很适合冥想。坐下来，望

着 一 大 片 幽 深 的 海 域 ，那 种 难 以 名 状

的 辽 阔 直 抵 生 命 。 很 多 时 候 ，我 甚 至

有一种陷入其中的冲动。它是那样平

坦，不带一丝牵绊，岂是人类能够企及

的 境 界 。 尘 世 间 人 如 蝼 蚁 ，忙 忙 碌 碌

又终归于尘埃，唯有海，能获永恒。

在冥想中，时光慢了下来，如片片

飞 羽 ，轻 薄 、透 明 ，在 夜 风 中 徘 徊 。 不

忍离去，不忍睡去。不觉凉意侵身，已

是凌晨。

青春海岸
文<朝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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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﹃
窑
﹄
越
乐

文<

甘
婷

博
罗
北
站
·
窑
鸡

本版插画<呱咕


